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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我十年 ， 我还能再做两个新药 ！”

言犹在耳， 斯人已逝。

今年 4 月 11 日下午，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王逸平研究员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溘然

辞世 ， 带着他 “做出全世界医生首选的处方

药” 的未竟理想， 带着未能去美国参加女儿大

学毕业典礼遗憾， 带着没能再从不治之症克罗

恩病手中再争取几年、 把手头的新药推向临床

的惋惜……

没出国留过学、 没有任何一顶人才计划的

头衔， 王逸平却在 42 岁研制成功了丹参多酚

酸盐粉针剂， 成为我国中药现代化的典范， 迄

今惠及患者超过 1500 万人， 累计销售额超过

200 亿元。

在同事的记忆中， 王逸平决定科研上一件

事做与不做 ， 只有一个准则 ： 要对做新药有

用！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把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 化成夜以继日研发新药的不竭动力。

做原创好药， 是他最坚定的信念。
王逸平生前照片。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供图） 王逸平在中科院药物所的办公室至今保持着他去世前的样子。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王逸平生前与课题组成员潜心研究多年的丹参多酚酸

盐已造福了众多患者。

王逸平逝世后， 课题组成员仍在夜以继日地努力完成他

生前未完成的事业。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上接第一版）

别看这个机床是个 “庞然大物”， 做起精细活

儿来却是一等一的高手， 微米级的精度代表了世

界最高标准。 刘中柏介绍称， 意大利、 西班牙等

国家最先进的机床精度大约在 8 微米， 而这台机

床精度更高， 可以控制在 4 微米， 精度提高了一

倍。 此外， 从效率上来说， 这台机器也能达到传

统机床的 3 倍。

中国正努力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这就意味着

中国对生产装备从数量到质量上都有新的需求 ，

需要从全世界进口更多先进的装备 。 带着这个

“大块头” 来参加进口博览会， 瓦德里西科堡公司

充满了诚意。 事实上， 这家机床企业很早就已确

认参会 ， 希望用最高精尖的产品拓展中国市场 。

公司代表表示， “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

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能够极大促进各国产品进

入中国， 原来我们要到处去找客户， 现在进口博

览会帮我们拉来了很多潜在的客户。”

（上接第一版）

以 “90 后 ”为标签推举新人未必
合理，质量才是文学评判的唯一标尺

在提倡积极发掘文学新人的同时，众多业内专家

对“90 后”这个概念表示了质疑，认为在没有深入作

品肌理的前提下，仅以出生年代为线“一刀切”容易造

成很多问题。 比如， 之前提到的大头马出生于 1989

年，她的成长环境和文学圈子明显更靠近“90 后”，但

倘若严格按照代际来划分，是否要算做“80后”？

在此基础上，专家进一步提出，以“90 后”为标

签来力推新人新作，未必是合理的做法。 有专家告

诉记者，某期刊曾一次推出 10 位“90 后”作者，但其

中真正可读的只有两三人，其余的近乎“凑数”。 评

论家黄德海认为，对于那些在文学上尚未成熟的年

轻作者来说，过早的成名，于其未来的创作生命力

其实是损害。 何平直言，现在的“90 后”写作良莠不

齐：“我担心文学期刊和文学前辈出于好意的对年

轻人的呵护，变成割韭菜式的抢鲜和掐尖，这会过

于宽容‘90 后 ’的平庸之作 。 ”在他看来 ，许多 “习

作”，甚至是大学生“作文”也得到重要刊物发表的

机会，这有违期刊推举文学新人新作的初衷。

作家、《西湖》主编吴玄说：“当然，力推年轻作

家是好事。 又年轻又写得好，自然最让人期待。 ”但

非要加上“90 后”这个限定，很容易遮蔽掉一些好作

品。 说到底，不应让代际、年龄，成为主导文学筛选

的标尺———作品的质量才是。

（上接第一版）

素有 “国家队” 之称的中国出版集团 ，

将率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中

华书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东方出版中心等 23 家出

版单位， 遴选出 5000 余种畅销书和常销书

参展。 《点校本二十四史》 《中国大百科全

书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围城 》

《辞源 》 《新华字典 》 《现代汉语词典 》

《中国工艺美术史 》 等精品读物悉数亮相 ，

刘心武、 陆天明、 周大新、 毕飞宇、 辛德勇

等多位作家将在 70 余场阅读文化活动中与

读者相约 。 大型城市传记丛书 “丝路百城

传” 首部作品 《上海传》 等新书在上海书展

首发。

作为上海出版文化主力军的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集中推出 1.3 万余种图书， 其中最新

出版近 1600 种， 涵盖主题出版、 传统文化、

学术社科、 文学艺术、 少儿科普等领域， 既

有一批彰显主流价值、 体现时代特色的世纪

精品， 又有一批具有大众属性、 引领阅读潮

流的世纪新作 ， 包括 《中国经济学大纲 》

《马克思的 20 个瞬间》 《全球城市———演化

原理与上海 2050》 《芯事： 一本书读懂芯片

产业》 等。 世纪出版集团同时将组织 240 余

场阅读推广活动， 邀请 400 多位海内外作家

学者在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

今年上海书展主宾省是具有丰富少数

民族文化资源的贵州省 ， 贵州主宾省展区

分精品出版物展示区、 数字出版物展示区、

文创及民族民间工艺品展示区 、 销售区四

个区域， 《亚鲁王书系》 《“领袖少年” 丛

书 》 《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 》 《贵

州文库 》 《清水江文书 》 《国魂 》 等精品

图书及 “蒲公英 ” 品牌系列童书将与读者

见面。

“90后写作热”，需要一些“冷思考” 下周三，上海书展与你不见不散

“吨位”最大的展品 将亮相进口博览会

王逸平：为了做出全世界医生首选的处方药
殚精竭虑三十年，研发的药物迄今已惠及逾1500万人

坚定的信念
“我要去做药， 只要研制出好药，

就能救治全世界的患者！”

清晨的阳光洒下，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二号楼五楼

最西面朝南的办公室窗户， 如今紧闭着。 那是王逸平的办

公室。

过去十五年 ， 从早上七点多 ， 到深夜十点半甚至更

晚， 这扇窗户不是开着， 就是亮着灯。 王逸平的学生总想

和他比勤奋， 却最终都放弃了： 王老师对工作的投入， 是

真的把命都扑了进去。

2003 年 ， 药物所从浦西搬迁到张江 ， 成为张江 “药

谷” 的创新源头。 立足国家人口健康战略和上海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的需求 ， 药物所经历了一次观念上的转型 ， 从

“出论文” 转向 “做新药”。 时任药物所所长的中国科学院

院士陈凯先说， 在这条转型路上， 王逸平是走得最坚定、

步伐最快的一位。

悬壶济世一直是王逸平的理想。 本科学医的王逸平在

医院实习时， 一次查房碰到一位病危的老大爷紧紧抓住他

的手， 急切又渴望地说： “医生， 救救我！ 我不想死！” 可

他的病当时并无对症良药。 那一刻， 王逸平既心酸又无力。

“我要去做药， 只要研制出好药， 就能救治全世界的

患者！” 于是， 在导师的推荐下， 他来到药物所， 走上了

新药研发的道路。

新药研发， 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崎岖道路， 更是一条可

能努力十几年， 希望却可能随时坠落的天险之路。 现任药

物所所长 、 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说 ， 筛选一万个化合

物， 或许只能找到一个新药苗子； 将它改造到可以进入临

床 ， 又需要合成数以千计的化学分子 ； 即使进入临床试

验， 能最终成药上市的也不足十分之一。

可王逸平在 42 岁的时候， 就作为主要发明人， 成功

研制出了心血管原创新药丹参多酚酸盐及其粉针剂。 很多

人都说， 他对做新药有天分， 有特别的敏锐， 可很少有人

知道他有多专注、 多执着。

1994 年， 31 岁的王逸平就成了当时药物所最年轻的

课题组长。 上世纪 90 年代， 正值出国潮涌动， 丹参多酚

酸盐的共同研发者、 药物所研究员宣利江说， 当时他们正

投入到丹参有效成分的研究中， 王逸平觉得出国肯定要耽

误研发， “如果可以做成新药， 何必要出国留学？”

没时间、 没必要，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抓紧每分每秒做

新药 。 在科研上 ， 他判断一件事做与不做的标准只有一

个： 有利于新药研发。

为了摸索新药研发的道路， 作为所里第一批前往北京

的国家新药评审中心学习的科研人员， 王逸平带回来宝贵

的经验， 为大家转变研发思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新药研发领域， 多年的心血付出， 希望有点回报总

是人之常情。 即使知道一个化合物做不下去， 有人会包装

一下申请个专利转让给企业， 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 而企

业可能会用这样的专利来包装业绩。 但王逸平从来不这么

做， 他认为那是浪费生命、 浪费资源。

只要没有成药希望， 王逸平就会果断放弃， 他说， 做

药难的是坚持， 更难的是放弃。 他在 2015 年所里研究生

的毕业典礼上说， 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民一年收入不过几千

元 ， 而我们花着国家上亿的科研经费 ， 不把钱用在刀刃

上， 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

他就是那么纯净， 如一道清泉流淌。 丹参多酚酸盐转

让给了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吕松涛说， 新药在

企业产业化后， 科研人员完全可以不闻不问， 可王逸平却

几乎随叫随到地关心着丹参多酚酸盐的后续研发， “他总

说， 做药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尽管这个药在中药里率先

实现了成分明确、 作用清楚、 质量稳定可控、 不良反应率

极低等， 上市至今一直是个不愁卖、 甚至医院求着买的好

药。 可这十几年， 王逸平还在不停地努力开发口服制剂，

为的是让患者能更方便地用药。”

坚强的信心
“未来的道路会碰到各种困难 ，

时刻提醒自己要为生命的希望再战一
回合！ 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打垮的。”

“如果一个药， 全球医生在开处方时都会第一想到它，

那就是我理想中最成功的药。 希望此生能做成这样一个药。”

真正的科学家， 做的是惊天动地事， 却是隐姓埋名人。

这正是王逸平的写照。 有一次， 宣利江从医院回来，

告诉王逸平， 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现在在 5000 多家医院、

每天有 10 万患者在使用。 “他平日难得流露出得意， 但

当他听说这句话时， 他笑了， 很得意的神情。” 宣利江说，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 、 全国劳

模、 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王逸平的荣誉得了一大堆，

但是他每次领奖回来， 就把证书往底层柜子里一塞， 从来

不会挂起来、 摆出来。

他的学生也说 ， 王逸平从来不会提自己得过多少荣

誉， 连自己做成新药的往事都很少提， 他说的总是鼓励大

家往前看， 把实验做扎实， 为下一个新药而努力。

直到今天 ,他的办公桌上还整齐地堆叠着他的日程记

录本， 上面写满了他的工作计划、 日程安排。 最后一条，

停留在 2018 年 4 月 14 日下午———“武汉 ， 肾脏药理会 ，

10:00-14:00 报到/返沪”。

他的行程总是这样满满当当， 周六周日也是如此。 他

的妻子方洁抱怨他 “不着家”， 他却说： “大家都这么拼，

你去我们单位看看！” 就在去世前一周， 王逸平还对妻子

说： “我还能再干十年， 再做两个药！”

新药研发既是科研， 又像工程。 不要小看小小药片,一

种新药的诞生需要化学、 药理、 毒理等十几个环节的科学

家精诚合作,任何一个环节 “掉链子” 都可能导致新药 “流

产”。 王逸平常说， 研发新药从来没有 “孤胆英雄”。 他总

想把证据链做得更完整一些， 实验数据再扎实一些， 不要

因为些许疏忽， 导致新药莫名 “流产”， 这将会使很多人

的努力白费， 也会让很多患者失去治愈的希望。

严谨， 换来的是对新药的信心。 他的学生、 上海市徐

汇区中心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李水军说， 丹参多酚酸盐做

临床试验时， 志愿者招募困难， 王逸平就让护士往自己身

上埋针打点滴， 并说： “一个好药， 首先是个安全药， 敢

用在自己身上。 我对自己做的药有信心!”

所以 ， 温文尔雅的王逸平绝不能容忍疏忽大意 。 一

次， 他的博士生李惠惠刚做完实验来到休息室， 就看到王

逸平站在休息室门口 ， 对组里的两个工作人员严肃批评

说： “你的责任心呢？！ 你以为这是小事情吗？” 原来， 工

作人员在交接中不严谨， 导致用于动物体内检测药效的化

合物张冠李戴。

如果容忍了这样的失误， 怎么可能做成新药？ 又怎么

可能做出全球医生首选的处方药？ 这可是王逸平的终极理

想啊！

八年前的一个傍晚， 在法国尼斯地中海边一家酒店房

间的阳台上 ， 王逸平对同行的药物所研究员沈建华说 ：

“如果一个药， 全球医生在开处方时都会第一想到它， 那

就是我理想中最成功的药。 希望此生能做成这样一个药。”

怎样的药配得起这样的称呼？ 用途不断有新发现的阿

司匹林、 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 抗疟神药青蒿素———从

现代药物诞生起， 这样的药不过几十种。

为了这个梦想， 除了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上市,硫酸舒

欣啶进入临床二期,王逸平还带领团队构建起包括心血管疾

病治疗药物先导化合物筛选 、 候选新药临床前药效学评

价、 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等完整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体系,

完成了 50 多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药效评价。

“这些工作都是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他就是为了

更好地做新药,才愿意付出这么多辛劳。” 宣利江与王逸平

合作最密切 ,他说 ,平时王逸平和他通电话一讨论就是半个

多小时 ,如今对着静默的电话机 ,他感到了失去 “科研另一

半” 的痛楚。

“未来的道路会碰到各种困难， 人生也会有高峰和低

谷， 关键要有耐力， 时刻提醒自己要坚持 ‘为生命的希望

再战一个回合’！ 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打垮的。” 王逸平总这

样对学生说。 其实， 这正是他自己最深刻的人生体验。

坚韧的毅力
“我还是多来来实验室吧！ 精力放

在工作上， 病痛的感觉也少了。”

25 年前， 王逸平发现自己患有克罗恩病。 这是一种不

治之症， 腹痛、 便血、 营养不良， 严重甚至会导致昏迷。

想要延缓病情恶化， 最好半天工作半天休息。 可当抗心律

失常药硫酸舒欣啶的合作者白东鲁研究员劝王逸平时， 王

逸平却说： “我还是多来来实验室吧！ 精力放在工作上，

病痛的感觉也少了。”

真是这样吗？ 早在 30 岁发病之初， 王逸平就切除了

一米多小肠。 在实验室， 学生会看到他突然蹲在地上脸色

煞白。 在出差途中， 他突发血尿、 腹痛， 只能将自己泡在

宾馆浴缸的热水中缓解。 甚至有时候外出时上厕所， 他也

会突然便血瘫软在地， 不得不打电话求助家人。 方洁劝他

不要再出差了， 可他却不置可否， 依旧坚持科研。

王逸平有一本 “克罗恩病日记”， 上面记录着自己发

病过程的点点滴滴。 在触目惊心的字里行间， 却又透露出

他战胜病魔的无限勇气和乐观： 因为容易腹泻， 他很少喝

水， 以致患上肾结石， 他自己摸索出一种排石方法。 他的

实验室冰箱里， 常年备着止痛针、 解痉挛药物。 这些都是

他在被病魔击倒时， 用来 “再战一回合” 的 “武器”。

药物所党委副书记厉骏回忆， 今年年初， 王逸平告诉

他， 常规激素药对自己已经失效， 可他仍然不想改用生物

制剂， 因为那是最后一道屏障， 他还想再争取几年。

只可惜， 从香港寄来的激素药包裹还在桌上， 王逸平

却在沙发上永远睡去了。

药物所从科研楼通往食堂的路上， 有一棵桂花树， 如

今再也看不到王逸平与同事在树下并立长谈的瘦削身影。

他病逝之后， 一束束黄菊花静静地摆放在他的办公室

门口。

走进他的实验室， 低年级的学生已经分流， 高年级学

生在他的合作者指导下继续推进实验。 尽管实验室比往日

清冷了很多， 可实验室仪器、 试剂的摆放依然整齐、 干净。

记者注意到 ， 一些仪器因用了十几年而外壳泛黄 。

“王老师十分节俭， 只要不影响实验精度， 他不舍得把仪

器换掉。” 组里工作人员赵晶说， 当大家都在换苹果手机

时， 王逸平却还在用基本款的诺基亚， 手机上的按键掉了

还在用； 他的车开了十几年， 内饰顶篷都掉下来蹭到头，

他都毫不在意。

可王逸平对工作人员和学生， 却常常关心入微。 有学

生从四川来 ， 他就会在午饭时候点一盘辣菜 ， 放在她面

前。 一次， 他收到了女儿从美国送来的生日蛋糕， 就提醒

自己的学生， 应该经常给父母带点小礼物， “只要你记得

他们， 父母就会很高兴。” 每逢年节， 他就会给学生、 职

工发些额外的津贴， 让他们带点礼物回家。

在女儿王禹辰心里， 虽然从初中起， 爸爸就不常陪她

旅游， 可父亲总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帮助。 “直到爸爸去

世， 到所里听到叔伯阿姨们说爸爸的工作， 才知道原来他

的工作这么忙， 意义这么伟大。” 王禹辰说， “我一直不

知道， 原来他每天接送我上学、 给我做晚饭， 是克服了这

么多困难。 我甚至不知道他发病是那么痛苦！”

“逸韵高致为人师表， 平和处事一生辛劳。” 这是蒋

华良为王逸平撰写的挽联 。 “逸韵高致 ” 出自清代归庄

《跋金孝章墨梅》， 用来形容梅花的高洁、 低调与坚韧， 这

不正是王逸平给人留下的印象吗？

这也是很多合作者对王逸平的共同印象 。 追悼会那

天， 700 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 他们大多是王逸平生前的

合作者， 为失去这样一位好伙伴、 好搭档而感到痛惜。

追悼会那天的傍晚， 漫天晚霞。 厉骏在微信朋友圈里

这样写道： “黄昏， 我看到了壮丽的晚霞。 我在心中告慰

逝者， 你为苍生谋福， 历尽艰辛， 又将笑容留下来陪伴我

们。”

“先生英年早逝长留丹药救人间 ， 弟子秉承遗志再

寻灵芝慰英魂 。” 他的学生在追思他的纪念网站里留言

写道 。

“王逸老， 你走好！ 你未竟的事业， 大家替你继续。”

他的同事如是说。 由于才华横溢、 业绩出色， 他在 42 岁

就被尊称为 “王逸老 ”， 这是大家对他发自心底的尊重 。

而他的坚定、 坚强、 坚韧散发出一种无穷的力量， 鼓舞着

更多从事科学研究的同道者和后来人。


